
■施正勋

重登花岩九潭有感
■李浙平

柔意的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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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难得自由的周六，女儿一大

早突然提出要去集云山寻找古寨，这

也是为了兑现四年前的一个约定。

那是一个夏天，在一同事的带领

下驱车游览集云山，当时一同事指着

西北角隐约显现的山顶说“那里有古

寨”，但好几位同行者都嫌路太远而没

有去。一直在旁默默跟着的女儿不停

地嘀咕：“妈妈，他们不去，我们去吧。”

看着女儿期盼的眼神和那遥远的模糊

的廓影，再想到当时已是下午三点，担

心去了之后不能在天黑之前按时回

家，我犹豫片刻后告诉她改天再去。

于是，古寨之行便成了女儿记挂在心

里的期盼。

这次，女儿突然提出要去寻找古

寨，我似乎一下子就想了起来，这原本

早该兑现的约定却被我遗忘了，于是

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母女俩各背

一个跨肩包，将家里现有的干粮装袋

入包，带上水杯就急忙出发了。

从集云山入口一直开车到山顶

水库旁的停车场，然后改为步行，朝

着当年同事指向的那个地方继续前

往。前方的路是当年的石子路，虽

然不是很陡，但挺能磨鞋的。由于

不认识路，又无路人可问，我们也只

能凭感觉探路，但好几次似乎都回

到了原点。

枯燥乏味、漫长的山路，在好奇求

知的女儿陪伴下，一路探寻、一路做标

记，变得新鲜而富有色彩。不知不觉

中，不知翻了几座山，也不知道几次峰

回路转，我们终于找到了向往已久的

古寨。

古寨的入口处是三块大石头架成

的城门，边上还保留着依稀可见的城

墙遗迹，城墙厚度足有两米多，真有一

种铜墙铁壁的安全感，感叹古人的智

慧和用心。进了城门便能见到一块显

目的石碑“李山寨”，细看碑文才知道

我们已经远离瑞安地界，深入瓯海腹

地。

李山古寨现已几近“空壳”。从古

寨入口通往山顶军事营寨的古道，似

乎也好久没有人走了，路边的野草犹

如两堵草墙把古道包裹得严严实实。

走在其中除了风声，只有踩踏杂草和

碎石的脚步声。

军事营寨位于李山山顶最高处，

营寨四周用石块垒砌而成寨墙。营

寨占地面积不大，约1300平方米，但

地势极其险要，北、南、西三面都是悬

崖峭壁。营寨只有东南和东北两个

出口。东北出入口宽约一米五，高约

两米，是下山的唯一通道。东南出入

口宽约60厘米，高约一米八，不能通

行，只做军事防备，有“一夫当关万夫

莫开”之势。据《瑞安市志》记载，宋

宣和二年(1120年)，瑞安知县王公济

为拒方腊义军，令境内筑关隘 10

处。李山寨在当时起着重要的防御

作用。

营寨的西南角视线独好，可一览

无余，悠悠飞云江尽收眼底。古人的

智慧和魄力无处不让人感叹，这也是

我人生第一次对“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有了不一样的感悟。

我俩被大自然的博大、古人的智

慧深深震撼到了，在城墙上一个还算

平坦的一米见方处整整坐了两个多小

时，母女俩生平第一次作了深入的交

流，得到了心灵深处的共勉：路在脚

下，只有亲自走过，才清楚通向哪里。

生活中的美无处不在，但只有用心对

待才能发现她原来如此可爱！

■钟金燕

探访古寨

12月12日，跟随市报告文学学会

“走基层·大采风崇德书院公益行”活
动的队伍，去了崇德书院。下午，队伍

分组活动，十多名年轻的会员兴致勃

勃地要登临九潭，一睹花岩新貌，我顿

时忘记了年龄差异，老夫聊发少年狂，

随众迈上登山栈道。

经过全面改造修筑的沿溪登山栈

道宽约一二米，以花岗岩石板铺地为

主，即便是石块垒筑的小径亦平缓结

实，路边的栏杆呈仿古树杆状，安全可

靠。漫步山间，清风习习，草木葱葱，

赏心悦目之余，丝毫不觉得劳累。沿

途观赏一个个形态各异的绿潭，一种

久违的似曾相识感浮现脑海，不免回

想起我与九潭几十年的情缘旧事。

1985年 8月，我调任县交通局任

秘书，为了修筑从高楼到枫岭、花岩的

公路，曾经多次陪同瑞安县与高楼区

的领导及筑路勘测人员实地考察花岩

九潭。记得第一次走进花岩时，汽车

只能开到大京路口，一行人下车，沿乡

间小路步行到山脚，中途必须涉过十

多道溪涧，一趟来回，光是脱鞋、穿鞋

就超过二十次。溪涧水冷石滑，一不

小心，就有滑倒浸水乃至被激流冲走

的危险。

我曾经跟随一位领导，踏着两位

壮汉手持劈柴刀在前面一路披荆斩棘

开出的野径，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曾

经赤脚踩着山涧里的巨石，手脚并用

爬过溪滩，登上山坡。因为坡陡林密，

无路可通，未能一睹九潭山顶上面的

飞瀑雄姿，心中总留有一份遗憾。

后来，因工作变动，我与花岩的接

触逐渐稀疏。

1991年春天，我的初中同学方国荣

调任高楼区委书记。方是位实干人物，

到任后，经过实地调研，提出“发展旅

游，带动百业，振兴高楼”的思路，着力

实施开发花岩旅游资源的总体构想。

期间，曾几次约我谈论开发九潭风景区

的设想。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92年4

月，花岩（寨寮溪）获批为省级风景区。

不久，方即调任。

大约1996年末，方国荣在外出考

察时，突发恶疾，曾远隔重洋挂电话到

我家，恰好我未在家。回国在上海住

院时，再次挂通我家电话，我又外出未

在家。事后，他告诉我，在面对不期而

至的凶讯时，好想与我聊聊，一吐心中

郁结。偏偏我未接电话，那份失落沉

埋心中多年，至今忆及，仍深觉内疚。

1997年秋，获悉方国荣病重，我

连夜赶到他老家探望。卧床多日的国

荣面黄枯瘦，颧骨突显。执手相对，他

神智清晰，坦然向我交代后事。还提

及，早就想与你一起去九潭看看，怕是

没机会了。

那一幕场景，宛在眼前。

一路前行，坡缓路平，根本没有我

记忆中的攀爬溪岩之累，仅一个小时，

我们一行已经到达九潭。知情者告

知，因多日干旱，山顶的飞瀑几近干

涸，登顶也只能远远地看到一面悬

崖。于是，稍作歇息，即行下山，登顶

观瀑之念再次落空。

下山行程轻松，我的思绪浮想联

翩。三十多年，山川换新颜，溪涧架通

途。泉水依然奔流，草木枯荣更替，昔

日好友早已作古，阴阳相隔。人事代

谢，唯有青山依旧。

国荣兄，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你应

该知道，如今的九潭已经远非当年的

坡陡崖峭、草木杂生，溪涧挡道、无路

可通状态，你设想的蓝图，已经成为现

实。九泉之下，你可以感到欣慰矣。

又是冬雨的季节。在江南，雨是

寻常的，哪怕是冬天。这雨也怪，说大

不大，说小不小，像千条万条纺纱线。

不带伞，你要吃亏的，掉到头上，湿漉

漉，黏糊糊，怪难受的。

记不清生命中有多少个像这冬雨

的日子。但是，岁岁年年人不同，心境

却是大相径庭的。像今晚，一人独坐

明亮温室，面对雾蒙蒙的窗外，自然觉

得这雨下得特别诗意。这雨，成了明

快开朗心情的最好寄托。

第一次对冬雨感受最深的是八

岁那年冬天，我刚上小学一年级。那

年，不知刮什么风，好像是一夜之后，

大多数人（包括大人、小孩）都患上了

一种流行病，满身起红斑，怕风，重感

冒，我们那里俗称“醒宝”。我也没有

逃脱。听说，患病期间，不仅要勤吃

药，而且要像孕妇产后那样，头缠毛

巾，注意休养，多吃“姜卵”（佐料为姜

的荷包蛋），父母为我操尽了心。

也是一个冬雨飘飞的日子，清

晨，母亲把我用纱巾裹在她的背上，

准备去镇里看病。她一手握着旧阳

伞，另一手不时地推推后背的我，一

脚深一脚浅地在风雨中艰难地走

着。从家到镇有几公里的路，步行至

少要一小时。平时走走也够累人的，

何况背上又有一个人，又是这样恶劣

的天气。但母亲毫无惧色，仍一步一

步顽强地向前迈着⋯⋯风大了起来，

不时撩起纱巾。母亲生怕我着凉，脱

下身上仅有的一件毛绒衣，盖在了我

的头上。本已十分单薄的身子显得

更加消瘦了。这时，虽然处在迷迷糊

糊中的我，泪，竟不知什么时候流了

出来。而母亲，又重新背起我，一步，

一步，向前，向前⋯⋯

若干年后，每当我想起这件事，

我的心总一阵阵颤动。母亲背着我

行路的那段记忆中的剪影便又重新

浮现在我的眼前。这时候，我对冬

雨也就有了另一番见解，觉得它像

母亲的手，温柔地摸着，摸着⋯⋯

我曾经有过深山行路的经历。一

个冬雨连绵的黄昏，父亲通知我给林

场的叔叔送一封信，有急事商量。他

再三嘱咐我路上要小心，要拣大路走，

碰上野兽要避开。我匆匆答应后，便

上路了，很快来到了林间小路。路，黑

黝黝的，两旁的树林就像张开大口吃

人的野兽，黑乎乎地蹲在那里，风吹树

林发出的“沙沙”声就像野兽的吼叫。

我的心发毛了，两脚发抖，每迈一步都

要费好大的力气。手电筒微弱的光

亮，根本照不清前路。我的鞋子已面

目全非，满是泥泞，又湿又脏。虽是初

冬，但气温已很低，我只觉得一股冰冷

的凉气从脚底直窜体内。两脚已麻木

不堪，心又高度紧张，好像黑暗中随时

可能跳出一头吊睛白额虎。我的心理

防线开始松垮，打退堂鼓了。这时，母

亲的形象突然浮现在我的心头，我的

心情顿时振奋起来。一种更有力的思

想征服了我。脚步，轻松起来；路，也

变得宽阔平坦起来；灯光，似乎也较前

更亮了⋯⋯那夜，我成功地把信送到

了叔叔手里。

多少个冬雨的日子过去了。心中

的那团情丝也越来越乱。它，总像一

团火，鼓励着我，催我振奋、自信。

如今，又是一个冬雨的日子。雨，

仍诗意地飘着。我，在远离家乡的地

方，向天祝福⋯⋯

■孔令周

冬雨情丝

初冬，友人朱君邀我与内子往均路村游览。距上一次

到均路，相隔已二十几年了。

如今，均路村大部分老屋被修整过，但还保留着基本

原貌。我第一次到均路所见，那时候的屋子有更多沧桑的

痕迹。自从电视剧《温州一家人》将均路作为拍摄外景地

后，这里已然成了旅游的去处。我们边走边看，大山深处

的幽静，一点一点向我袭来，这种幽静，是因为蓝天白云，

是因为碧黛山色，是因为民风纯朴。

说起均路民风纯朴，是从前村里那位老支书留给我的

印象。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下乡驻永安乡。某日，副

乡长带我走访均路村。我们坐手扶拖拉机，沿盘山公路而

上，在一条石阶山路处下车，村支书已等在路边，他带我们

步行登山。也是初冬，我却走得起热。翻山岭，走在岭背

上，极目众山小。下得山岭，过石桥，进村，那是我第一次

到均路。走遍全村后，村支书领我们去他家吃午饭。他家

的屋子很旧，后面是山坡。他的老伴，早已在厨房间的方

桌上摆了四样菜，是他家晒的带豆干、花菜干，他家种的油

菜，邻家宰的猪肉。让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一条飞云江

里的白鱼。副乡长告诉我，天未亮，村支书就步行到湖岭，

在街头买来这尾鱼。他走了四个多小时的山路去买鱼，为

了招待你们城里人。鱼不甚新鲜，煮后嗅着气味便知。那

时候到山区的交通不方便，在湖岭镇要吃到新鲜的江鱼，

都不容易，更何况是山里。鱼虽不鲜，却足见村支书待客

的热忱。这餐饭，我喝了村支书家酿的糟烧，吃了喷香的

晚稻米饭，尝到山货的清爽滋味，对鱼，只动了一筷子。在

那一天，我体会到山区人民生活的艰辛，也感受到山区人

民的好客和纯朴。

在一处老屋前，一对老夫妇见我们进了道坦，就朝我

们打起招呼，听着湖岭腔，亲切。闲聊片刻，老妇人问内子

要不要带些山货。内子便向她买了一袋草药。草药有一

个很好听的名字“千里果”。老妇人说吃了解毒、凉血。告

别了老夫妇，我等往山顶走。在观云亭外，看村落全貌，满

目翠绿，一片青瓦上，几缕炊烟袅袅化入空中。遥闻有类

似敲钟的声音传来，脆脆的，循声望去，是一所学校。

下得山顶，复至村口，一村民问我们去过十六潭吗。

我们都摇摇头。他显得颇为我们遗憾，说瑞安山里的潭，

就这里最好。于是按村民的指点，我们朝另一边山头行

去。所谓十六潭，在看过后，原来是十六处小瀑注积成十

六处潭水。通往十六潭的山路，贴崖而建，有曲栏护行。

每至一潭附近，便辟为一个小小的观景台，凌空而出，站在

这里，可静静地观瀑看潭。山路由上往下，渐入林深处，草

木葱茏，林中多高树，有修竹摇影，因入冬，未见山花婆

娑。这里，茅草过人头，蕨叶如蒲扇，野藤虬曲垂，落叶湿

相重。因为初冬阴天，越往下行，虽是正午，天色仿佛已近

黄昏。这里的瀑，细如绢丝，贴崖而下。

十六潭的瀑，实在是太细太柔了，溅不起水花，更无轰

鸣之声。倒是瀑下潭，无论大小，都蓄着满满的碧色，碧色

有浓有淡，淡处可见水下石形异状，浓处像凝固了，只在一

片落叶轻轻一触，才微微闪过明光，却无涟漪。这些潭是

极静的，好似蓄了千万年雨露月影的梦，静得断不可去惊

醒它。究竟是初冬的影响，还是什么原因，一路行来，少闻

鸟啼，这便使山中林间更添了几多静谧。在山路上，我发

现有些树干，是穿过路面的方孔向上长的，这看似不经意

的处理，说明村民对生态保护是有意识的。让植物随性生

长，不去砍折它，也是对生命的尊重。一路看景，我没有去

数是否是十六潭，醉心于山色水意中，心中不可有计量的

念头。从上而下，来至一处大潭后，我们又迈向一条上行

的山路。山路边，依然有多处的瀑和潭，只因视角一变，刚

刚的俯视，变成仰望，便有了大山高耸、瀑如散花的美了。

而潭，则如明镜一般平铺着，若那少女酣意正浓时的呼

吸。上得半山腰，忽见一株枫树，在万般绿意中，突兀出火

一般的满枝红叶，临风轻舞，仿佛是一指琴声冲破寒夜的

寂寥，艳得叫人想起很遥久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如

果说绿色给人是一种平静，那红色就是勃发的热情。我觉

得这很符合山民的性格写照，既平静地生活，也热情地劳

作。

从十六潭返回，原来是经过石桥到村口。那位指点我

们路程的村民，还在这里晃悠。他说落了雨，瀑布水大，更

好看。我却以为，这正是恰到好处，何必一定要有那飞流

下的震撼呢，这柔柔的样子正好应了柔情似水呢。或许是

大山深处，人们的生活，需要刚毅的勇气，才能克服一切困

难。然而，纯朴的心，总因碧水清流的滋养，产生柔情万千

的善良，代代相传，让山村的传说成为桓久的美好。这在

我每每来到山区，感受极为深刻。在均路，尤感明显。

均路，给我的感受，是柔意的。


